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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
，

汉语中

出现了一些新的表达

方法
，

由此带来了语

言形式的某些变化
，

词类范畴的某些拓展

等
，

比如名词
，

就出

�探讨与争呜�

谈名词的

一种新用法
刁晏斌

现 了活用现象增多
，

使 用范 围扩大 的现

象
。

我们这里所要谈

的名词的新用法
，

是

指名词活用为形容词

的用法
，

这样的名词前边经常带一个程度副词
，

在句子中做修饰

语
，

也有的是做谓语
。

我们来看下边的例子
�

��� 这种话若是放在过去
，

赵文东一定难以入耳
，

但今天听

上 去还行
。

大概是何师娘态度十分 自己人的缘故
。

� 《咱们是邻

居 》 、 《上海文学 》 ����
�

��

���其中一个…… 目光很严厉
，

很阶级斗争
，

让人望而生畏
。

� 《穿过城市 》 ， 《野草 》 ” ��
�

��

��� 他把希望寄托在了这个据说是很色情
，

又很有钱的老女

人身上
。

� 《她吸的是带薄荷味儿的烟 》 ， 《椰城 》 ����
�

��

���它太现代
，

太时髦
，

不符合你的气质
。

�《醒梦 》 ， 《当代

作家������
·

��

���老何觉得这个地方倒真是很陶渊明的
。

�《宋朝的村庄 》 ，

《湖南文学 》 �” �� ��

���情人
，

好浪漫
，

好诗意
。

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告词�

���这孩子有点李承晚
，

不过没那么漂亮
。

�《王朔侃大山
·

侃社会 》 ，

百花文艺出版社
， ” ��

�

�
�

第 �版�

���老田最福气
。

�刘心武 《王府井万花筒 》�

���那孩子从容地倚着门框
，

很大人地看着麻仲
，
�《保镖 》 ，

《北方文学 �� ����
。

��

����但我的内心早已宿命地接受了它
。

� 《情之轮 》 ， 《芙

���



蓉 》 ����
�

��

对于这种语言现象
，

我们有以下几点认识
�

�
�

从表意来看
，

这种用法可以说是用比较简单的形式表达了

比较复杂的意义
�

就我们搜集到的百余个用例来看
，

它们所表达

的意义至少有两种类型
�

一是某种形式的减省
，

通常可以按省略了一个相应的动词来

理解
，

如例 ���
“
好诗意

”
可以理解为

“
好有诗意

” ，

例 ���
“
有

点李承晚
”
即

“
有点象李承晚

” ，

例 ���
、

��� 均可如是理解 �

二是名词意义的转化
，

即由指称具体的人或事到转而表示这

个人或事所具有的某些特征或某些外在表现
。

如例 ���
“
十分自

己人
”
是说完全象

“
自己人

”
那样表现

，

表现得完全象
“
自己

人
” ，

例 ���
“
很阶级斗争

”
意为象搞阶级斗争那样十分严肃或严

厉
，

例 ���
“
很色情

”
是说很具有色情这一特征

，

即特别地喜欢
“
男色

” ，

例 ���
“
太现代

”
意为太具有

“
现代派

”
的那些表现或

特征
，

例 ���
“
很陶渊明

”
还略有不同

。

它大致是指很有陶渊明

笔下或是他喜欢的田园风光乃至于世外桃源的意味
。

例 ����的表意倒比较单纯
，

句中的名词
“
宿命

”
就是作为

一个状语修饰
“
接受

” ，

意义并没有任何变化
，

这与
“
科学

”
作状

语的情形大致相同
，

这也许可以代表名词活用的另一种类型吧
，

不

过这样的用例并不多
。

另外
，

这种用法除了表意的丰富性以外
，

有时还会具有一种

较为独特的表达效果
，

比如有一篇刊登在 《人民日报 》 上介绍张

艺谋的文章 旧 期失记�
，

在描述张的时候用了一句
“
一副很农民

的样子
” ，

就有一种诙谐幽默的意味
，

又如上例中的
“
很阶级斗

争
” ， “

有点李承晚
”
等

，

也都不乏调侃的意味
。

这样的表达效果

也许是这种形式的
“
非常用性

”
带来的吧

。

�
�

这种形式的来源
，

我们认为有两个
�

一是来自汉语中个别旧有的类似用法
，

如
“
很科学

” 、 “
太官

���



僚主义
”
之类

，

因而现在的用法可以看作是旧有用法的
“
类化

”
或

扩大化
，

当然
，

这种扩大是要有一个契机的
，

而这就是这种用法

的第二个来源
。

二是对港台作品中类似用法的模仿
。

近年来港台作品大量涌

入
，

这些作品中就不乏下面的用例
�

����眼睛非常地双眼皮
。
� 〔台湾〕 陈映真 《云 》�

����你瞧线条多么维纳斯
。
� 〔台湾〕 蒋残云 《随录 》�

����她知道那是个很年轻的男孩子
， ……很阳刚气

。

� 〔香

港〕 严沁 《悄然回眸 》�

一个时期内
，

大陆模仿港台
，

几乎成了一种时髦
，

那么如果

有人在自己的作品中仿照这种用法而使用某些名词
，

应该也是可

以理解的
，

更何况这种用法在表意上确有其独特性
。

总之
，

我们的意思是
，

港台作品中提供了可以模仿的用例
，

而

普通话中也确有这种用法的先例
，

两个因素合一
，

于是造成了这

种形式的大量出现
。

�
�

对这种用法究竟应当怎样看� 目前
，
已有人提出这种用法

属于误用
，

因而是病句 �见李芳杰 《 “
很

”
字用法不当举例 》 ，

《语文月刊 》 �����
�

��
，

结合上述第二点的分析
，

以及这种形式大

量运用的事实
，

很显然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
。

我们认为
，

一种语言形式
，

在它产生以及发展的初期
，

是不

可能一下子被所有的人接受的
，

但只要这种形式是有生命力的
，

那

么随着时间的推移
，

人们还是会接受
，

会习惯的
，

而到了此时
，

这

种形式最终才作为一种规范的用法固定了下来
。

对于名词的上述新用法
，

我们不妨也这样看
�

随着这种用法

使用频率的不断提高和范围的不断扩大
，

它终将为人们普遍接受
，

成为一种固定的表现方法
。

那时
，

对于许多名词来说
，

它们就不

再是单一类别的词了
，

而是成为集名词和形容词用法于一身的兼

类词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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